
獨立音樂是什麼？
——年輕世代的眾聲喧嘩

序

寫在「獨立音樂」和「主流音樂」界線逐漸消失的現在。

在寫這篇專題寫作時，已經是2018年。被視為台灣獨立音樂盛事的「金音創作獎」也已經

邁入第九屆。10月27號，我坐在台大綜合體育館的看台上，看完了整場頒獎典禮。典禮進行

的很順利，除了最後閃靈上台前，主持人講了無數個笑話，等待閃靈完妝上場。

現在想起來，似乎是有點太順利了。

讓我們回到2012年，第三屆金音創作獎的頒獎典禮。林貓王在他的部落格上寫了他在參加

完那次金音創作獎頒獎典禮的心得，在那篇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聽獨立音樂，ㄇㄉㄈㄎ」

結尾的文章中，他寫道：今晚的典禮最令人感動的有三點：1. 棋盤上的空格在台上呼籲文化

部儘快將地下社會還給我們（文化部長龍應台全程參與）。2.黑名單工作室的王明輝、陳主

惠預先準備好多款布條，發表得獎感言時拉出：「核廢遷出蘭嶼」、「支持卡地布 捍衛祖靈 

拒絕遷葬」、「拆美麗灣」。3. 大支以〈最後的早晨〉饒舌代替感言，呼籲領養動物取代購

買。（林貓王，2012）

現在已經是2018年。地下社會沒有被還給誰、核廢照樣被棄置在蘭嶼、美麗灣至今仍未拆

除。而林貓王擔心的：這個獎會否失去它「Indie」的個性，不知道在看完2018年的這場頒獎

典禮後，不知道他的答案會不會從「最後看來是不差的」變成其他。過去和社會運動緊密相

合的獨立音樂，至今仍是如此嗎？

逐漸進入金曲獎名單和流行音樂領域的獨立音樂，是否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什麼？過去對

獨立音樂所下的定義和期許仍然適用於今日嗎？

流行音樂是不斷在變動的，獨立音樂也是，嘗試在兩個不斷變動的名詞中間找到一個模糊

的邊界是一項困難且漫長的路程。從2000年前後「獨立音樂」一詞逐漸取代「地下音樂」，

成為當時非主流音樂的代稱後，「什麼是獨立音樂」便是眾人不斷爭辯和嘗試解答的問題，

過去已經討論將近20年，而未來也將會持續。那麼，在此時此刻這個專題寫作的意義是什

麼呢？也許就是在這個獨立音樂與流行音樂的客觀界線（如：資本額、有沒有經紀公司、

YouTube影片觀看人次、樂迷人數等）正在不斷消失的當下，留下「年輕樂迷」如何認同獨立

音樂是獨立音樂的紀錄吧。

為此，我訪談了10位獨立音樂樂迷，從18歲到30歲，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也有已經出社

會的兼任講師，有的人曾經加入吉他社、熱音社，當然也有人沒有加入過任何音樂社團。讓

我們來聽聽這群年輕樂迷如何建構他們對獨立音樂的想像。

林于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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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音 樂 如 何 成 為 獨 立 音 樂 ？

難解的商業化與行銷

在辨識獨立音樂和「非獨立音樂」時，「商業化」與否是對多數受訪者來說最直接的判

準，有別於難以簡單描述的獨立精神（如反叛、自由）、難以單就歌曲判斷的「真實性」與

否，以及因樂風而異的是否聽起來和過往聽到的音樂「不一樣」等，商業化是適用於所有音

樂類型的判準。而在訪談過程中，也會看到不同訪談者對商業化相異的定義，有些受訪者抗

拒任何商業化的可能，但也有些受訪者直言商業化並沒有什麼不好。當然，也有些受訪者嘗

試辯護在獨立音樂的商業化行為，以此區分獨立音樂和非獨立音樂。

在和盧幸玟訪談的一開始，當我問到獨立音樂的特質時，他便說：

我覺得應該是商業的比較少吧。就是例如說，有些歌手都會接代言甚麼之類的，其實我不

是很清楚，就是獨立樂手可能也是有自己的經紀公司之類的，可是就是比較商業性質、比較

主流的好像通常是自己的經紀公司也會做比較多宣傳，然後打比較多廣告，就是例如說，你

不會看到草東出專輯了，然後被貼在公車上面打廣告，可是你可能會看到一些甚麼歌手發專

輯啊，就是可能會出現在你的YouTube廣告，或者是甚麼，就是對我來說，我是覺得獨立音樂

感覺就是比較不商業。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盧幸玟嘗試在獨立音樂和非獨立音樂都有的商業性質，如：都

有經紀公司中，嘗試以「接代言、打廣告」劃分兩者的界線。相同的情況，在和王晨瀚訪談

的過程中也有發生，當我問到「你剛剛說流行音樂可能是被大廠牌簽下的，可是有些獨立歌

手或樂團也有被相知音樂簽下，或是有自己的廠牌，那怎樣看待這兩個的差別？」時，他指

出：

我會覺得大廠牌會比較以商業化，商業化的可能是透過一些廣告，或者是去競爭一些已經

成名很久的人，去販賣他們的商品。然後像是滅火器他們的廠牌的話，我會覺得是想要讓他

們旗下的樂團或藝人、歌手他們被更多人看見。我覺得就是商不商業化的一個差別。

同樣是有經紀公司，王晨瀚則是以行為的目的劃分兩者之間的界線。而當我問到老王樂隊

同樣也有拍廣告，那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麼時他則是說：

這樣分別的話，我覺得老王的作品就還是主要是在靠他們自己創作，而且他們的作品也還

沒有那麼多。那流行的話，我覺得他們會是，雖然也是會有創作歌手，但是有些可能還是會

靠著別人做的配樂，然後可能自己再填詞之類的，就是可能背後的團隊功能會比較齊全。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當他在論述「拍廣告」這項行為時，則是回到創作者本身如何創作來

區分兩者之間的差異。而在之後的訪談他也提到：我覺得我不太會去用他們可能的一些比較

商業化的行為去喜歡或討厭他們怎麼樣，就是我會忠於自己，我喜歡聽什麼，然後就會去接

觸他的作品。

和王晨瀚相比，林菇則是對「商業化」有著相異的態度。在訪談過程中，他指出了獨立樂

團本身商業化的行為，並以此作為他會不會繼續聽一個樂團的音樂的判準之一。

林菇：其實我覺得有些獨立樂團也很商業化。

訪談者：像是？



林菇：我覺得美秀集團就蠻商業化的，因為他們就很炫炮啊，我就是不太吃那味的，我就會

覺得說你們應該回歸你們的本質，好，我比較批判。

訪談者：那個本質是什麼？

林菇：就是音樂吧，就是我很討厭絢麗的包裝這件事情，非常的討厭。

晨瀚：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風格啊。

林菇：我就不喜歡啊，我就會覺得你是在轉移大眾的注意力啊，你這是在把大眾的眼睛轉移

到你們那些炫砲的裝置，然後大家就會忽略你們的音樂。因為自從他們弄（炫砲專輯），我

不喜歡這樣，幹我一看〈電火王〉那個東西一出來我就想說：「你們到底想幹什麼？」坦白

講，我覺得這個就跟演唱會周邊商品那些，我的演唱會周邊商品是指那種韓團，然後會出

一些很奇怪的周邊，例如什麼會發光的棒子之類的，我就覺得「幹你娘這什麼東西」，我

覺得我這樣好像很不好，可是我第一個直覺我看到他們那個東西（炫砲專輯）一出來我就再

也沒有點過他們的歌，我都是聽別人放，然後聽別人放就覺得好像還好，在那邊「米兒、米

兒」。

晨瀚：我覺得他們很帥啊，我覺得蠻帥的，很酷啊。

林菇：我不知道我就覺得⋯⋯。

晨瀚：而且他那些東西，他的周邊也是自己想的。

林菇：我知道啊，我知道！只是我就覺得大家的目光被轉移了。

晨瀚：可是這本來就是狗柏他的才能啊。

林菇：我不管，我就是覺得你就是轉移大家的目光。

訪談者：可是那是自製樂器。

林菇：我知道那是自製樂器。

訪談者：就是他想要的是讓每個人都有一個樂器，而不是只是想要賣一個商品。

林菇：好啦我知道啦。只是，你知道我就是，我就是看他們出那個東西，我就再也不想瞭解

他們的作用是什麼了。沒有啦，我理性知道不可以這樣，可是我感性上會不想了解。

在上述的訪談中，可以看到林菇嘗試以獨立音樂的「本質」作為排拒商業化行為的原因，

並強調獨立音樂應該回歸「本質」（在此代表的是音樂本身），儘管不認同自己在商業化行

為出現後因此排斥某些獨立樂團，但商業化行為確實對他是否願意繼續接觸樂團的音樂造成

影響。

什 麼 是 真 實 ？ 如 何 辨 識 真 實 ？

在嘗試勾勒獨立音樂和流行音樂模糊的界線的過程中，也有訪談者嘗試動用較為抽象、主

觀的概念劃分兩者，真實性便是其中之一。

這裡的「真實」，意即流行音樂研究者Allan moore所提的「原真性」（authenticity）。

Allan moore曾經指出，在某些時候音樂文本對於在感覺一個音樂人是否原真時的影響力幾乎

為零。在他的研究中可以歸納出兩個論點：（1）「原真性」（authenticity）並不自然存在於

任何聲響的組合當中，它的產生是依靠一個文化、歷史化的位置中，被形塑、爭論出來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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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interpretation）、亦即它並非本質的，而是被賦予的（ascribed）。（2）原真性是聆聽

行為（act of listening）的建構。他更將原真性分成三種不同的類型，分別是「第一人稱原真

性」、「第三人稱原真性」以及「第二人稱原真性」，藉以來表達原真性建構過程中所作用

的不同層次。最後，他指出將原真性視為是被賦予的，將得到一個必然的結果：亦即不管什

麼樣的音樂都會有一群聽眾、感知者，認為它是原真的。而這樣的成功，部分取決於表演者

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以下，我將嘗試用Allan moore所提出的三種原真性不同的類型，分析訪談者是如何判斷歌

曲是否真實。

回歸到獨立樂團和真實性、真誠之間的關聯，我覺得當然會，因為當你知道你聽的那些東

西就是在唱的這些人共同創作出來的，那感覺會就像是我在讀你的文章，讀你的詩，然後我

知道這東西是你寫的，對著讀者寫的、說的，而歌手就沒有這種感覺，他唱的就是別人寫給

他的東西。（訪談紀錄，蔡海洋）

此處之「那些東西就是在唱的這些人共同創作出來的」所產生的原真性，即「第一人稱原

真性」，它產生自創作者成功的傳達給他們的觀眾一個印象：他們的言詞是真誠的，代表著

以直接的（unmediated）形式與觀眾做溝通的嘗試。這裡的言詞可能是來自創作者自身的經

歷，或者創作者發自內心所欲寫的、說的（不一定是創作者自身的經歷）。

但並非所有歌曲的創作者和表演者都是同一人，此時的原真性就仰賴「第三人稱原真

性」。

在聽獨立音樂的時候大家很重視「原創」這種東西，但不是說流行音樂就不是原創的，而

是這些人寫了這個歌，他跟這個創作出來的東西是緊密連結的，他寫了他來唱，所以你會覺

得這些創作是出自他內心的。但是比如說巴奈寫那首歌給一個原住民歌手唱，但是他也是原

住民，所以這就跟田馥甄的狀況一樣，那首歌也可以是專門為他寫的，於是他唱出來，你就

覺得他跟他是連在一起的。比如說夏宇，他寫過超級多歌詞，然後他幫趙傳寫一首歌叫〈我

很醜可是我很溫柔〉，這首歌就讓趙傳大紅大紫，趙傳就是個不是真的很帥的一個歌手，在

舞台上唱這首歌時會戴一個鴨舌帽，這首歌跟他的形象就連結在一起。（蔡海洋，訪談紀錄）

第三人稱原真性是指，當一個表演者精確的表現、再現出內嵌於某個傳統演出的其他想法

（the ideas of another），或是重新召喚了其原有樂曲、風格所欲表現的東西。而蔡海洋所提

到的「那首歌也可以是專門為他寫的，於是他唱出來，你就覺得他跟他是連在一起的」可被

視為表演者成功召喚原有樂曲所欲表現的東西，這裡的召喚甚至不需表演者特地「表現、再

現」，只需透過表演者自身的形象與身分即可成功召喚。

最後，在和林庭鳳的訪談中，他提出了歌曲如何從聆聽者的過往經歷中取得原真性的例

子。

獨立音樂我覺得他在講一些主流音樂不敢講的東西，就像是Vast & Hazy很多歌聽起來很負

面，或者是傷心欲絕聽起來很軟爛，可能很頹廢，或是可能甚至是不符合這個社會價值觀要

我們去追求的一些東西。可是那反而會給你一種感覺是，你知道你是被這些社會價值觀束縛

住了，然後沒有人去傾聽你自己內心真正的一些受傷的地方，但我聽到的很多獨立音樂其實



都是在告訴你說這些東西應該被聽見，他們是幫你唱出你心裡受傷的那塊，所以我覺得這個

東西會更容易觸到人的心裡，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差別。（訪談紀錄，林庭鳳）

林庭鳳所提的「他們是幫你唱出你心裡受傷的那塊」，即「第二人稱原真性」。Allan 

moore將其視為「經驗的原真性」（authenticity of experience），亦即當一個表演成功的傳遞

給聆聽者一個「聽眾自身的生活經驗被證實、肯認」的印象。

原 真 性 的 消 逝 ： 自 我 重 複

真的很流行的東西，它有它的受眾，它有它設定的對象，可能年齡層不會拉的太高。比如

說周杰倫唱到現在他幾歲了，他唱的東西其實很類似，當然他後來的歌我不太聽，後來偶然

在電視上看到幾次他的主打歌，就會覺得跟他第一張專輯、第二張專輯的主打歌的主題是重

複的，是類似的，即使他已經是流行音樂的大哥，他已經站在那個頂端了，但是他（的歌）

設定的對象仍然至多可能是25歲以下，所以他的東西不會太難，不會難到這些人聽不懂。可

是獨立音樂在創作時，通常不會設定我一定要讓什麼人聽得懂，他可能會為某一些人發聲，

可是因為他創作的空間比較自由，所以他不會去設定受眾，就會讓他的東西變得比較沒那麼

容易接受。（訪談紀錄，蔡海洋）

儘管在前一部份，我們提到創作者和表演者能夠藉由創作和表演的過程，成功召喚原真

性，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這樣的原真性是能夠被削減的，儘管類似的創作和表演能夠召喚出

類似的原真性，但在不斷重複製造原真性的過程中，也會削弱原真性所產生的力道，甚至是

阻止原真性的召喚。而這樣重複製造的過程，有時也跟商業音樂的運作模式密不可分。

訪者：什麼時候開始覺得五月天從地下樂團變成流行樂團？是因為什麼原因？

蔡海洋：從《人生海海》那張專輯以後，我就覺得他們不再是地下樂團了。覺得他們開始重

複自己，就像我剛剛說的，他設定了受眾，他所歌詠的東西就是年輕、夢想什麼的。

訪者：一種自我重複嗎？

蔡海洋：對，可能有些跟我一樣年紀的人，從小就聽五月天，他長大以後可能就會覺得五月

天壞掉了，但其實五月天沒有壞掉，他只是在不同的年代，他永遠對著那個年紀的人在唱，

只是我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此時我們也能發現，重複製造原真性的過程中，也可能因為聆聽者自身經驗的成長和改

變，或是關注的面向不同，導致無法成功召喚出同一群人的經驗原真性。關於自我重複的討

論，在和林菇訪談時，他也有提到。

訪者：茄子蛋呢？

林菇：我覺得茄子蛋跟滅火器他們就是自從紅了之後就一直在做同樣的東西，像那個〈浪子

回頭〉跟〈浪流連〉，我覺得根本性質上是一樣一模的。

訪者：自我重複嗎？

林菇：對，然後滅火器也是一直就是走那個夢想加油系列，他們已經回不去過去就是一個衝

動、屁孩男孩的自我內心對話，他們已經脫離以前那個迷茫的男孩的那個過去的東西，他們

現在就是一直在談夢想，然後我們要往前，就是我覺得因為他們某個作品紅了之後，他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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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複製他們紅的那個時候的風格的東西，然後一直複製、一直重複。

獨 立 音 樂 中 的 自 由 與 反 叛

獨立音樂和自由、反叛，一直以來都保持著一種幽微的關聯。在訪談過程中我發現，受訪

者在摸索獨立音樂和流行音樂之間的界線時，一方面會說並不在意歌者或樂團選擇採取怎樣

的態度和姿態面對議題和社會，另一方面又認同獨立音樂有著反抗的姿態，或是用類似的詞

彙形容獨立音樂，像是：任性、叛逆、自由等。

像是林庭鳳在訪談過程說的：

我覺得獨立音樂比較任性，可能是我自己沒有很喜歡那種很華麗的唱法也好，表演方式也

好，就我很喜歡你就是一把木吉他，然後在台上唱，或者是你就是唱得很瘋狂，甚至很歇斯

底里，可是我覺得這個在台灣的主流音樂是比較，其實國外有很多主流音樂都是可以唱到很

極致的瘋狂，甚至他們的巨星都是很瘋狂那種，但是台灣主流音樂就很少，台灣主流音樂大

部分都還是要顧及到觀眾，可是獨立音樂不是說完全不顧及，可是我覺得有一些獨立音樂可

能是因為他們沒有那麼紅，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經紀公司不會給那麼多限制，所以他們可以

更做自己，就是因為他們更做自己，所以可能他們才不會有那麼多的觀眾，但是留下來的觀

眾就是對他們的接受度是很高的。（訪談紀錄，林庭鳳）

進而推敲聽者如何看待獨立音樂中的自由、反叛等，可以發現也許選擇「玩樂團」、「做

獨立音樂」本身就是一件反抗的行為，不論反抗的對象是體制，或者什麼。

我覺得會玩樂團多少也是因為自己本身的，他會想要玩樂團，那他應該可能有一些特別的

想法。就是他可能不去參加歌唱節目，如果他想要唱歌的話，他沒有選擇什麼偶像節目，或

是什麼偶像出道，他是選擇去玩樂團這件事情，那我想他可能是想要保有一種自由度，那那

個自由度可能又跟對社會的追求是有一種相連性的。（訪談紀錄，楊紫葳）

甚至這樣的反叛更代表搖滾樂、獨立音樂的「基本」：

我覺得搖滾樂基本上他要的是一種噪音，這個噪音可能是實際聽覺上的，也可能是內在

意義上的，可能反抗體制或是什麼的，總之是要反抗某種東西。所以搖滾樂可能是沒有本質

的，他可能是只是那個反抗的姿態，有時候你連這個反抗者的姿態都不知道是在反抗什麼。

所以我會說在台上表演的人他即使是充滿抗議性的，但是正因為他這個抗議性，所以他去吸

引到中二的年輕人，因為中二的年輕人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反抗甚麼，可是又要反抗。（訪談紀

錄，蔡海洋）

在和蔡海洋訪談的過程中也可以看見，他能夠以反抗的姿態判斷歌曲是否為獨立音樂，同

時卻也承認反抗的姿態並非唯一的標準（但確實在聆聽過程中構成影響）。

訪者：對你來說，張懸也算獨立音樂嗎？

蔡海洋：是啊，如果我們定義反抗的姿態就是獨立音樂最終的準則的話，那張懸當然是。

訪者：但反抗的姿態也不是一個唯一的標準？

蔡海洋：因為你要講起來，這個區分就真的很模糊，但是我們會喜歡某些音樂，很多時候都

是因為他的反抗的姿態，在這個區塊裡面，他如果這個反抗的姿態相對起來不那麼強的話，



你即使喜歡聽你可能也不會覺得他是你最喜歡的。

訪者：為甚麼喜歡反抗的姿態？

蔡海洋：可能就是大家都是魯蛇，然後他替你唱出心聲的感覺，對啊，比如說甜約翰或I Mean 

Us我就覺得so so。

訪者：那這個喜歡反抗的姿態，有沒有可能連結到自己對社會或是體制的不滿？

蔡海洋：對，我覺得也有。但是《緩飆公路》這張專輯我聽了好幾遍，這陣子很常聽，可是

我到現在還沒有認真看過他歌詞到底在寫甚麼，有時候也是很不在意這種事情。

同時，儘管蔡海洋在訪談時提到「搖滾樂可能是沒有本質的，他可能是只是那個反抗的姿

態，有時候你連這個反抗者的姿態都不知道是在反抗什麼」，但在探究只有反抗的姿態是否

足以成為獨立音樂時，仍舊存在著一些隱形的界線，例如：是不是還是很媚俗的、有沒有把

事情看清楚等。

蔡海洋：謝和弦就超級不服從的，但謝和弦是流行音樂啊，他寫的東西很無聊，他以為他自

己在反抗，但其實他沒有。之於他個人來說，他可能有想要展現出那個姿態，可是他做出來

這個音樂某種程度上還是很媚俗的，但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訪者：什麼原因讓你覺得他想要展現出反抗的姿態，但是他本質上還是媚俗的？那個反抗的

姿態的差別是甚麼？

蔡海洋：我們把他放到很政治的事情上來講的話，你就會知道說他對很多事情根本就沒有看

很清楚，那你怎麼有辦法相信他做出來的音樂是真的有對抗到甚麼東西？

訪者：像是說我愛台灣，然後旁邊放中華民國國旗？

蔡海洋：對，雖然說我覺得你要選擇甚麼政治認同是你家的事，但是對我來說那樣，就是腦

袋沒有很清楚嘛。我覺得既然你是個創作者，你對文字這件事你應該要是很在乎的，因為那

包含在你的創作裡面，你在乎的話，你就知道那是有差別的，你如果知道他有差別，你對待

你的創作就會更斤斤計較，更在乎，寫得更好，但是他就顯然沒有做到那個程度。

又或者是語言的使用：

比如說某一些以汙辱女性為主的髒話，你不能說他只是一種口頭禪，你沒有那個意思，

這不是你可以掌控的，只要你繼續使用他，這個意思就會一直承載在這個文字裡面，被傳下

去，所以唯有你不使用他，他才會沒有那個意思。所以當這個raper他不斷地還是沿襲著他們

所繼承的美國嘻哈的傳統的時候，在某方面他就是很政治不正確的，即使他有一種反抗的姿

態。（訪談紀錄，蔡海洋）

在此，我花了一些篇幅討論反叛和獨立音樂之間的關係、反叛如何影響聽者聆聽的過程和

喜愛程度，以及聽者對反叛的定義。而讓我好奇的是，如何從獨立音樂中探問自由、反叛是

什麼，它象徵著什麼意義。因此，在另一部份中，我將會更深入的探問「自由」，以及「自

由」如何在獨立音樂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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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以18到30歲的受訪者訪談組成的文章中，紀錄了此時的年輕世代如何認同

「獨立音樂」為「獨立音樂」的判準。我們是一群生來就活在自由的年代的初生之

犢，沒有經歷過禁歌的年代，對台灣曾經的地下音樂場景陌生，所有對舊時代的想

像與追捕，都從泛黃的紙本和粗顆粒的影片獲得。

這樣的一群人，對獨立音樂有著什麼樣的想像，某方面來說也乘載著這個時代所

帶給這群年輕人的框架和養分。最大的框架或許即是，正因為我們生來就在這個自

由的年代，甚至是生來就在這個獨立音樂開始可以不斷被聽見的年代，所以我們對

自由的想像似乎無限大，選項無限多，卻無法意識到這樣的想法的侷限性，這或許

是這篇以「年輕世代」構成的文章的部分意義。

在此之外，受訪者聆聽獨立音樂的時間各有所不同，更早一點接觸獨立音樂的，

當我詢問聽甚麼獨立樂團時，大多會提到猛虎巧克力、滅火器、董事長樂團等較早

成立的樂團，而較晚接觸獨立樂團的，則是會回答DSPS、Daca joins、Vast ＆Ｈazy

等近期成立的樂團，在這邊也能看出不同時代的獨立音樂樂迷間聆聽風格的差異，

然而，這樣的分野如獨立音樂和流行音樂之間的分野一樣模糊，有待更多的訪談和

資料探問。

附錄：受訪者資料表

姓名	  年齡	 就讀科系/職業	      聆聽獨立音樂時間	 是否會樂器

林語丞	 18	 世新大學 圖傳系大一	 3年	                    否

廖靖	  18	 輔仁大學 外文系大一	 3年	                    否

楊紫葳	 19	 師範大學 社教系大二	 4年	                    否

鄭百恩	 19	 台灣大學 哲學系大二	 6年	                    是（吉他）

盧幸玟	 19	 台灣大學 哲學系大二	 5年	                    否

林庭鳳	 20	 東吳大學 社會系大三	 5年	                    否

王晨瀚	 20	 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

                       融學系大三	              6年	                    否

林菇	  23	 清華大學 社會系碩一         10年	                    否

許修瑋	 23	 交通大學 機械系碩一	 7年	                    是（爵士鼓）

蔡海洋	 30	 東華大學兼任講師	            12年	                    否



在〈獨立音樂是什麼？〉中，我花了一些篇幅討論獨立音樂中的自由與反叛。任

性、反叛、憤怒，這些和獨立音樂交纏在一起的詞彙，建築在自由的空間之中，這些

姿態得以在獨立音樂中展示出來。然而，什麼是自由？不被市場操控是自由嗎？從頭

到尾自己幹的精神是自由嗎？唱自己想唱的歌是自由嗎？擺脫主流的控制是自由嗎？

在和鄭百恩的訪談中，我們嘗試把自由挖得更深。

自 由 之 前 ， 你 要 先 踩 在 地 上

「在獨立音樂裡面，它像是每個團都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一個點，這團跟那一團可能

風格會差非常多，但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那就比較不像是本來說的：大家都是時代

的孩子。他們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而且他們也以這樣的可能性來標榜自己。像我之

前待過一些團，大家都很急著說『我們的風格要走怎樣』，他們的風格不是自然出來

的，他們竟然是想要營造一個風格是跟大家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獨立音樂有時候比

較淺層來講的話，它想要講的就是我跟你們不一樣。」（訪談紀錄，鄭百恩）

在獨立音樂場域中，不論是樂迷或是歌者、樂手，似乎都隱約地透露出自己對「特

別、不一樣」的追求。那種追求有時是出自挖掘新事物的渴望，不願貪溺於舊有事物

的想法，當然，你也可以將它看作是「太多人喜歡的我就不喜歡了、有人做過的我就

不想做了」的中二情緒。

但回歸創作者本身，創作者不會是孑然獨立於這個世界的一個點，完全不被其他人

事物影響，所有聆聽和喜好都會成為創作者自身的結構與脈絡，進而持續在創作者未

來的創作中或多或少地顯現。因此，創作者無法全然地避免自己身上有誰的影子，選

擇不站在那些影子之上，就只能飄在空中。

自由之前，你要先踩在地上，直視那些影子。

因此，自由可能並非那麼直覺的「隨心所欲」，這個風格誰做過了、那個風格誰做

過了，「啊，這樣做起來好像誰喔，我不要」，而是意識到自己是怎麼被影響的，並

嘗試在影響之上，建構自己的音樂。因為「音樂它從來沒辦法是無中生有，它一定是

本來有的東西，你再去把它改變，再去把它推演。」（訪談紀錄，鄭百恩）

自 由 與 反 叛

有時自由像是，結構給你很多個選項，然後你選了其中一個，你以為自己有選擇、

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卻看不見那些沒有出現的選項，忘了質疑給出選項的是誰，忘了

質疑結構本身。回望那段被認為是不自由的年代，黨禁、報禁，還有無數首被禁的

歌，那時的障礙明顯而具體，但我們沒有那個年代了，我們以為我們自由了，卻忘記

自由本身也是一個障礙。

我們一直在歌功頌德自由的好處，但它的壞處我們沒有去注意到。其實最近草東沒

有派對這些比較厭世的樂團，我覺得它是有點在關注這個議題，但是還沒有提升到這

麼高的層次。（訪談紀錄，鄭百恩）

獨立就是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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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醜奴兒》：一群台灣青年的自畫像〉一文中，作者致寧在末段寫道：

「醜奴兒」是一個自卑的我、不自由的我與不純的我三者的綜合主體。草東要說的

少年愁滋味，是在內省中不斷否定自我的過程，彷如一個藝術家的自畫像，以創作將

自我的慾望重新釋放。社會的不公逼著我們反抗，而說到底，反抗的本質就是人對自

身存在意義的不斷否定。而文中那個「不自由的我」正是活在這樣一個自由的年代。

自由的年代造就了〈爛泥〉這首歌中的「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

／有錢人都做過了／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在〉這首歌中的「一樣的

歌／還是唱著他多愛她／一樣快死心／一樣爛的劇情」，和〈我們〉這首歌中的「我

們在原野上找一面牆／我們在標籤裡找方向／我們在廢墟般的垃圾裡找一塊紅磚／我

們在工整的巷子裡找家」。那個對自身存在意義的不斷否定，同時也是自身存在意義

的不斷探詢，毀滅和新生。想要獲得自由，首先要先承認我們是不自由地活在這個看

似自由的年代。

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探詢，不可避免的是觀看構成自己的那個結構。

我覺得在獨立音樂上面真正的自由，就只有是你回去觀看自己來的那個結構，而

且依那個結構去做出改變。譬如說，像董事長樂團、濁水溪公社，他們大概是在台灣

玩搖滾（的人之中），蠻早去反觀自己所處的音樂文化的，不只是議題上面，議題上

面的話之前紅螞蟻、青年合唱團那些都已經有在關注一些關於中國人或台灣人的議題

了。那所謂台客搖滾的起源，一開始它其實只是一種剾洗（khau-sé），但是在我看

來它是對於台灣自己的文化真正開始重視。它並不是訴諸一個抽象的中國文化的道統

傳承，因為這些死台客，他們就活在這個死台客文化裡面，他們去重視自己的文化，

然後把他改造成了一種台客搖滾，那一種才是真正的自由。或是像閃靈，他們也是回

去看他們自己的文化，然後把他變成這樣子，甚至血肉果汁機，他們雖然也是關注台

灣的廟宇文化，但是你在他們的歌裡面，你聽得出來一些閃靈的意念上面的影子在裡

面，不一定只是音樂上面的，影響你的那些音樂家，他們也會有自己寫音樂的意念，

或是一些想法，那些也是可以被繼承，甚至你可以再把他們推演、改造的，那我覺得

真正的自由是要在這個地方。（訪談紀錄，鄭百恩）

小 結

扣回獨立音樂本身，對我來說在此更深層地探問「自由」的意義來自於：獨立音

樂相較流行音樂，或所謂商業音樂，擁有更高的自由度，這個自由度來自於不論是資

金和技術的自主性，或是創作者創作意志的貫串（尤其是在創作者和表演者是一體的

情況下，其實有助於這件事的發生）。而當獨立音樂擁有這樣的自由度時，獨立音樂

能夠利用這樣的自由度達成什麼？甚至是，獨立音樂能夠藉由自身的自由度，擴展自

由的空間嗎？就像百恩在訪談中說的：自由其實就有點像是一個圈圈，大家可以在裡

面為所欲為，那總有些人會想把這個圈圈再推大一點。自由不應該只是反抗的姿態而

已，而是我們在展現反抗的姿態時，是否真的能夠反抗到什麼。



從高中在YouTube上搜尋「法蘭黛」和「那我懂你意思了」的歌開始，聽獨立音樂已經有兩

年多的時間，但那時還是以聽流行音樂的方式去聽獨立音樂，單純的聽好聽不好聽、歌詞寫

的好不好、唱的人唱功好不好，嘗試去瞭解編曲、配器、混音在一首歌上的貢獻是最近幾個

月，甚至可以說是上大學後才開始的。過去沒有花太多時間思考歌曲的組成，以及歌曲在時

空脈絡下的意義，甚至是「獨立音樂」一詞中「獨立」的意義。

選擇以「獨立音樂是什麼？──年輕世代的眾聲喧嘩」作為這次專題寫作的主題，最一開

始是出自對獨立音樂的喜愛，卻也在寫作的過程中，再一次地思考獨立音樂之於「我」的意

義，或許不只是那麼單純的「在大同小異的流行音樂之外的選擇」。

同時，也因為在台科大修了馬世芳老師的「文藝發展與流行音樂文化」課程，接觸了我一

直以來都沒有勇氣踏入的西洋音樂。我無法確認這樣的刺激帶給了這篇寫作什麼，但大多時

候寫作這篇專題和課程上的學習兩者間的啟發是互相刺激的，或許在無意間拓展了我寫作時

的角度也說不定。

現在回想執行過程，最遺憾的仍是訪談技巧的不純熟，讓我在一開始訪談時無法精確地掌

握追問的問題，以及訪談的核心，導致前後受訪者所回答的深度和廣度不一致的狀況，卻在

時間的限制下，無法補問太多受訪者，也因此失去更深入地探問受訪者的回答的機會。再來

則是文體的掌握不足，第一次寫作以大量的訪談紀錄為主體的文章，不僅僅是訪談者的角色

與界限需要注意，逐字稿的整理，以及訪談紀錄的呈現也著實困擾我好一陣子，最後選擇以

類似論文的方式呈現，以一則專題寫作來說，或許不是最好的方式，但至少將我在過程中所

思所想完整地表達出來。

一開始對於專題的想像很模糊，在訪談和寫作的過程中才漸漸清晰，或許是因為，很難在

一開始就直覺地想到此時此刻探問「獨立音樂是什麼？」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是什麼，也

因為在寫作過程中，我在日常生活中關注的重心不同，經歷了許多快速變化、動盪的時期，

不斷質疑自己現在所做的事除了滿足自己對獨立音樂的喜愛之外，為的是什麼。直到完成了

大約一半時，才慢慢地理解並非每一件事都必須和我所關切的社會產生強烈的連結和碰撞，

有時站在更遠的地方觀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全貌，像是副稿中對於獨立音樂和自由

的探問，恰恰補足了我對自由的詮釋中缺少的部分。

最後，要謝謝的是在訓練和寫作過程中給予我許多幫助和啟發的張鐵志老師、中岳、浩

哥、小松和青少年發聲網的各個工作人員，還有不斷提醒、督促我進行寫作的徐暄，以及每

個願意讓我訪問、提供我許多靈感的受訪者們。

採訪後記                           


